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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言
道
，
賣
什
麼
吆
喝
什
麼
。
但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有
許
多
事
情

並
非
都
按
常
言
去
辦
，
因
此
也
不
能
按
常
言
去
理
解
。
電
視
連
續
劇

《
手
機
》
中
的
那
個
于
文
海
，
開
了
一
家
餐
館
叫
﹁有
一
說
一
﹂
，
不

知
情
者
無
論
如
何
也
不
會
想
到
這
是
吃
飯
的
地
方
。
但
是
，
這
種
不
可

望
文
生
義
的
招
牌
，
在
古
往
今
來
的
商
業
史
上
並
不
鮮
見
。

最
典
型
的
當
屬
﹁書
寓
﹂
。
你
若
從
字
面
上
理
解
，
將
其
看
作
是

書
坊
或
者
讀
書
人
住
宅
，
那
就
大
錯
而
特
錯
了
。
在
舊
中
國
，
﹁書
寓

﹂
專
指
女
彈
詞
說
書
藝
人
賣
藝
的
場
所
（
類
似
日
本

的
藝
伎
）
。
同
樣
的
情
形
，
我
國
的
許
多
百
年
老
店

的
招
牌
也
不
能
望
文
生
義
。
﹁陸
稿
薦
﹂
不
是
推
薦

文
稿
的
書
肆
（
出
版
社
）
，
而
是
醬
汁
肉
店
，
因
用

稿
薦
升
火
煮
肉
而
得
名
（
稿
的
本
義
是
穀
物
莖
稈
，

稿
薦
就
是
穀
物
莖
稈
編
成
的
草
墊
）
；
﹁藏
書
﹂
，

不
是
古
舊
書
店
，
而
是
創
建
於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的
老

慶
泰
羊
肉
館
，
因
地
處
藏
書
鎮
而
得
名
；
﹁稻
香
村

﹂
裡
通
常
不
賣
大
米
，
而
是
經
營
點
心
類
傳
統
食
品

；
﹁樓
外
樓
﹂
並
不
經
營
房

地
產
，
而
是
有
名
的
杭
幫
菜

館
；
﹁耳
朵
眼
﹂
不
是
穿
孔

掛
耳
環
的
所
在
，
而
是
賣
油

炸
糕
的
老
店
。

當
今
，
有
些
新
潮
商
家

為
追
求
另
類
效
應
，
賣
啥
卻

不
招
呼
啥
，
而
是
掛
出
一
些

不
倫
不
類
的
四
不
像
招
牌
。
小
店
名
叫
﹁香
體
吧
﹂

，
卻
不
是
香
薰spa

，
而
是
通
過
食
用
類
似
藥
膳
的
菜

餚
達
到
香
體
目
的
之
餐
館
；
快
餐
店
門
楣
上
僅
書

﹁Quic k

﹂
，
看
了
讓
人
不
知
是
幹
什
麼
吃
的
；
註

冊
﹁卡
西
諾
﹂
的
，
經
營
的
是
迪
廳
而
不
是
賭
館
；

掛
牌
﹁天
下
第
一
粉
﹂
的
鐵
定
不
敢
賣
毒
品
，
經
營

的
不
過
是
米
粉
；
店
名
叫
﹁四
十
大
盜
﹂
與
阿
里
巴

巴
無
關
，
賣
的
是
保
健
品
；
﹁頭
版
頭
條
﹂
不
是
報

攤
，
而
是
理
髮
店
，
等
等
。

為
迎
合
時
尚
消
費
者
追
求
新
奇
的
心
理
，
給
自
己
店
舖
取
一
個
響

亮
的
名
號
，
樹
立
起
搶
眼
的
招
牌
，
能
夠
在
競
爭
激
烈
的
市
場
中
佔
有

一
點
優
勢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經
營
有
方
、
名
副
其
實
。
過
去
那
些
老
店

的
招
牌
，
並
非
刻
意
為
之
，
而
是
靠
貨
真
價
實
加
機
緣
巧
合
創
出
來
的

，
雖
然
﹁名
不
副
實
﹂
，
卻
能
流
傳
百
年
，
家
喻
戶
曉
。
你
要
創
造
名

牌
，
同
樣
需
要
實
力
和
口
碑
，
僅
靠
拉
幌
子
搞
怪
，
恐
怕
是
很
難
經
營

長
久
的
。

對於長壽之鄉，聯合
國有個標準：百歲老人數
要超過總人口的百萬分之
七十五。我國廣西的巴馬
和江蘇的如皋都是地道的
長壽之鄉。

巴馬是桂西山區的一個瑤族自治縣。最新
統計顯示，目前該縣百歲老人有八十一位，佔
全縣總人口的百萬分之三百二十四。巴馬人長
壽，除了公認的因素（遺傳、地理氣候、生活
環境、社會背景、飲食習慣等）之外，他們特
別愛勞動：六十多歲算整勞力，八、九十歲算
半勞力，過了百歲還參加勞動。巴馬人的主食
除了玉米，還有幾十種蔬菜、豆類，如苦麻菜
，籐籐菜，刀豆等。巴馬一年四季都有時鮮水
果。當地的食用油主要是特產的 「火麻油」，
這種植物油含有大量的維生素E和蛋白質，膽
固醇含量較低。巴馬人做飯的方式也很獨特：
先把玉米煮成粥狀，再加進薯類、豆類，最後
把剛從河裡打撈的魚蝦也放到鍋裡一起煮。這
種一鍋燴的食物，吃起來口味很淡，還略有苦
澀味，但它們製作簡單且利於人體消化吸收，

還解渴，通常，許多巴馬人除了喝粥不再喝水。巴馬人早
睡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眠充足，心態平和。在
巴馬，尊老是普遍的民風，虐待老人的人，不是嫁不出去
，就是娶不到老婆。家有百歲老人是全家的榮耀。一起用
餐時，老人必坐上席。行在路上，年輕人會自覺地給老人
讓路。巴馬人家的堂屋裡常可見到棺材，頗有點城裡人擺
放沙發的味道。到了花甲之年的人都要為自己準備一副壽
棺，此物常可以派上別的用場：儲藏糧食、堆放雜物或當
板櫈坐。很多時候，棺材不如人結實，有的爛了，有的垮
了，主人每年給它上漆，自己仍硬朗地活着。

和巴馬的自然條件不同，江蘇的如皋在長江三角洲內
，東瀕黃海，南臨長江。如皋這個縣級市屬全國中小城市
綜合實力百強縣（市），工業方面，電子、化工、醫藥、
食品、機械是強勢產業，農業方面，有花木盆景、優質油
米、創匯果蔬、生豬、黃雞、桑蠶等特色產品。如皋不僅
是我國沿海地區的長壽之鄉，也是工業相對發達地區的長
壽之鄉，這在世界上也罕見，所以其研究價值不言而喻。
據二○○八年五月統計，如皋一百四十一萬人中，百歲老
人有二百五十一位，八十歲以上老人有四萬四千一百三十
九位。二○○○年如皋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達到七十五點五
八歲，遠高於當時的全國七十一歲的平均值。現在，如皋
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七十七歲以上。近年來，如皋市
政府出台了尊老、敬老、養老、助老、愛老的 「八個一工
程」，內容包括對老人發放補貼、贈送牛奶、免費體檢和
表彰愛老之家等。專家學者紛紛來到如皋考察、研究、探
討如皋人長壽的奧秘，發表的理論文章達數百篇。如皋人
結合專家意見並加上自己的體會，小結出他們長壽有五個
主要原因：氣候溫和，舒適宜人；土壤多樣，水質優良；
養花植樹，空氣清新；民風淳樸，社會和諧；良好習慣，
健康生活。

《盤夫》，是一齣名劇，至今還經
常在舞台上演出。這齣戲，取材於彈詞
《十美圖》。故事是寫：書生曾榮，化
名為鄢榮，考試得中，為嚴嵩所賞識。
與嚴嵩的孫女嚴蘭貞成婚，配成夫妻。
然而，結婚以後，曾榮始終不肯進入洞

房。由此，引起了嚴蘭貞的懷疑。有一天，嚴蘭貞下樓相
請，走至門外，適逢曾榮在書房自嘆身世。嚴蘭貞在門外
聽到，方知曾榮家中的親人，都是被嚴嵩害死。聽了以後
，深表同情。於是決定闖門而入，盤問曾榮。開始，曾榮
堅決不吐實情。嚴蘭貞就將在門外所聽到的情況，一一和
盤說出，並表示同情之意。曾榮知道她並無惡意，就說明
真相。夫妻兩人，終於言歸於好，恩愛甚篤。

這是一齣以唱為主的折子戲，劇情並不複雜，卻極富
情趣。尤其奇特的是，此劇的表演手法，充分顯示了戲曲
藝術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虛擬特徵。劇中的曾榮，
在書房自嘆身世。按照常情來說，此乃腹中所思，即使是
自言自語，也不會被旁人聽見。何況他人在相府，猶如身
處虎穴之中。怎麼可能將自己家裡的實情，輕易地說了出
來，還居然就被嚴蘭貞聽到？如果認真探究起來，這齣戲
，無論如何都是經不起推敲的。然而奇怪的是，這齣戲演
出了這麼多年，居然一直都很受人歡迎。似乎至今都沒有
聽到有人對此劇提出過什麼非議，或是說它不符合生活真
實。這實在是一個研究戲曲審美特徵的有趣課題，很值得
愛好戲曲的人士，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盤夫》一劇
，由於能夠充分發揮小生、花旦演員的演唱藝術，很受觀
眾歡迎。所以，各地的地方劇種，如評劇、淮劇、錫劇、
豫劇等，都也曾演出。但是，演出歷史最久、最受人們歡
迎的，還應該首推越劇。很多優秀的越劇表演藝術家，在
這齣戲的演唱技藝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精雕細刻，
層次分別，給人以極大的愉悅享受。其中，演出《盤夫》
一劇最為出色的，當推曾有 「越劇皇后」之稱的姚水娟。

姚水娟（一九一六至一九七六），原名文賢。浙江嵊
縣人。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十五歲在嵊縣 「群英舞台」科
班習藝，演花旦。一九三四年出科，先後在紹興、諸暨、
桐廬、蘭溪、溫州、杭州等地演出，逐漸引人注目。她的
唱腔委婉純樸，念白吐字清晰。身段優美，體態輕盈。台
步規範，能做到 「行不動裙」，很見功夫。演出《淚灑相
思地》、《西施》、《碧玉簪》等劇，唱做出色，極受歡
迎。尤其是演出《盤夫》一劇，最見功夫，堪稱上乘，無
人能比。當時，就有 「越劇皇后」之稱。建國以後，姚水
娟雖然逐漸退出舞台，但仍積極支持男女合演與現代戲的
演出。並在浙江省藝術學校任教，許多青年演員，都曾
經受過這位久負盛名的老藝術家的教益。

《
﹁僑
領
﹂
正
傳
》
（
香
港
上
海
書
局
，
一
九

七
三
）
的
作
者
胡
圖
，
又
叫
陳
瓊
，
是
泰
國
報
人
吳

繼
岳
的
筆
名
。
他
在
曼
谷
的
報
界
工
作
多
年
後
，
接

近
退
休
時
才
開
始
創
作
，
多
寫
散
文
及
短
篇
小
說
，

《
﹁僑
領
﹂
正
傳
》
是
他
的
首
部
長
篇
，
近
十
五
萬

字
的
小
說
，
一
九
六
○
年
代
中
連
載
於
《
曼
谷
新
聞

週
報
》
。
故
事
以
章
回
體
筆
法
寫
潮
州
人
錢
英
才
，

從
一
九
四
○
年
代
至
六
○
年
代
的
﹁掙
扎
﹂
，
記
述
他
從
潮
州
鄉
間
小

人
物
到
成
為
曼
谷
僑
領
，
又
從
成
功
跌
至
谷
底
的
經
過
。
最
後
他
只
剩

下
三
條
路
可
行
：
一
是
宣
告
破
產
、
二
是
﹁走
路
﹂
、
三
是
自
殺
。
這

是
投
機
者
的
典
型
終
結
。
全
篇
語
帶
幽
默
、
嘲
諷
，
很
明
顯
是
仿
效

《
阿
Q
正
傳
》
而
作
的
，
但
這
位
﹁僑
領
﹂
卻
有
其
本
身
的
特
別
意
義

。
《
﹁僑
領
﹂
正
傳
》
在
曼
谷
連
載
時
，
是
叫
《
僑
領
半
正
傳
》
的
，

這
個
﹁半
﹂
字
是
沒
有
下
面
那
條
尾
的
，
可
惜
我
的
電
腦
並
無
此
字
，

只
能
以
﹁半
﹂
字
代
替
，
可
幸
意
思
還
很
接
近
。
我
請
教
過
潮
州
朋
友

，
那
個
沒
有
尾
的
﹁半
﹂
字
，
潮
語
讀
音
類
似
﹁隙
﹂
，
廣
府
音
是

﹁缺
﹂
，
指
某
人
只
有
一
半
才
能
之
意
。
那
麼
，
﹁僑
領
半
﹂
即
是
半

個
僑
領
，
亦
即
香
港
口
語
的
﹁未
夠
班
﹂
。

胡
圖
寫
《
僑
領
半
正
傳
》
的
心
意
，
從
這
個
﹁半
﹂
字
表
露
無
遺

，
亦
可
見
其
心
思
之
細
密
。
寫
小
說
，
用
方
言
及
口
語
一
般
多
受
歡
迎

及
傳
神
，
但
外
地
人
讀
來
，
就
有
點
隔
閡
了
。

今年四月去海南島旅遊，買
了一件短袖衫。當時只看到上邊
帶有椰子樹圖案，很有海南特色
。但當我穿到身上的時候，一位
團友驚呼： 「快看，你這襯衫上
有字！」仔細一瞧，果然在每個

椰子圖案下邊，都有一行小字： 「逍遙假期，沒有壓
力的日子。」那些日子，我的心情特好。遠離繁忙的
工作，遠離習慣的環境，遠離熟悉的人群，什麼都不
用想，什麼都不用管，一門心思，就是一個玩，人生
在世，還有比這更輕鬆更愜意的嗎？

海南我已來過幾次，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發現和
體驗。譬如在興隆的銀湖賓館，我第一次享受 「魚療
」。溫泉中，成百上千的小魚，來咬我們的腳，比搓
澡還舒服。在鳳凰島外的海面，我第一次在船上 「垂
釣」。那一刻，只盼着魚兒快快上鈎，沒有一點私心
雜念。沒有壓力的日子，是輕鬆快樂的日子。人之一

生，所要承擔的壓力太重。甚至可以說，沒有壓力就
沒有進步，沒有壓力就沒有成功。但無論目標多麼遠
大，任務多麼繁重，身體多麼健康，精力多麼充沛，
都不能永遠置於壓力之中。沒有壓力的日子，是自我
調節的日子。長時間的緊張，不僅會影響生理健康，
而且會影響心理健康。只有讓自己的身心走出這個圈
子，才會如釋重負，心曠神怡。這時候，可以任大腦
天馬行空，可以讓雙臂展翅舒張。盡情地睡，盡情地
吃，盡情地喊，盡情地玩，盡情地幹自己愛幹的事情。

沒有壓力的日子，是開闊視野的日子。一個人如
果總在一個環境，做的總是那些事，見的總是那些人
，就很難產生靈感和激情。放開功利的煩擾，進入陌
生的領域，才會發現很多的不一樣。好奇就要打探，
打探就想體驗。體驗了別人的生活，就會開始思考自
己的生活。這時候，自身的潛能和潛智，便可不由自
主地發掘出來。北京玉泉路有一個公園，取名叫 「陽
光．星期八」。乍一看，很特別，一周只七天，哪來

「星期八」？細一想，有道理，沒有壓力的日子，不
僅是國家設定的假期，更要靠自己去爭取。能夠放下
壓力的人，生活中就有 「星期八」，而且是帶有 「陽
光」的 「星期八」。放不下壓力的人，就不可能有
「星期八」，甚至也沒有 「星期六」和 「星期日」。

有一年冬天，宋祖英和一個朋友坐車去參加一個
活動。看到路邊有很多騎自行車的人，那個朋友說：
「這麼冷的天，這些騎車的人多可憐。」宋祖英說：
「你怎麼覺得他們可憐呢？也許他們騎車是去幹一件

自己最喜歡的事情。我們雖然坐着車，但去幹的卻不
一定是自己喜歡的事。」沒壓力，騎車也快樂。有壓
力，坐車也不輕鬆。

無論財富、權力、地位和名聲，都是沒有止境的
。就像大海裡的水，喝得越多，越感到口渴。越喝越
渴，越渴越喝。等到有一天喝不下去了，才突然猛醒
，可惜已經晚了。何不聽從那位襯衫設計者的勸告，
經常給自己留出幾天 「沒有壓力的日子」？

去年六月，當全世界的歌迷們都
在熱切期盼着米高．積遜復出歌壇，
他也正在為世界巡迴演唱會進行密集
排練的時候，卻突然傳出消息，因私
人醫生過量注射藥物危及生命，米高
．積遜撒手人寰。

媒體對於米高．積遜似乎從來不太友善，即便在他突
然辭世後，也有許多負面的報道傳出。有的消息甚至說，
米高．積遜早已病入膏肓，虛弱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唱歌
，更不用說重現雲端漫步的絕妙舞姿了。人們常說，謠言
被重複了千百遍，也會成為真理。似乎有許多人對那些負
面的傳說信以為真。

終於我看到了紀錄米高．積遜最後排練的影片《就是
這樣》（This is it）的公映，如同一把鋒利的劍，劃破了
瀰漫世界的謊言。我看見一個藝術的天才充滿生命力地在
舞台上閃耀着他生命的最後光芒，或許這道光芒如同暗夜
裡劃過天際的流星，稍縱即逝，卻依然耀眼，讓我記憶深
刻，難以忘懷。

影片中在仿若來自天際的音樂中，米高．積遜身穿宇
航服出現在舞台中央，身上的屏幕依稀可見歷史的回映。
宇航服一片片打開，身穿黑夾克，紅褲子和黑皮鞋，戴着
墨鏡的米高．積遜走向前台，邊歌邊舞。於是我重新看見
了充滿靈動的雲端漫步舞蹈，聽見了他獨具特色的嗓音。

米高．積遜在排練場上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充滿了藝術
的魅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排練場上，事無巨細，只
要與演出的藝術質量有關，他都會平心靜氣，卻又充滿激
情地與製作人、音響師，或是歌手、舞者溝通。他的藝術
靈氣，無法抵擋地穿透了每一個合作者的靈魂深處。

「這兒有個錯誤，沒有第二個音節，大家都停一下，
第一個音節後，我們就開始過渡。再走一次。」米高．積
遜對電子琴表演者耐心解釋。

他又向製作人建議： 「如果這樣的話效果會更好，讓
它繼續轟鳴，它響了一會之後，全場慢慢安靜。那個門開
了之後，鋼琴響起，推土機出現。」米高．積遜扮演了一
個環境的保護者，張開雙臂擋在象徵着野蠻蹂躪地球的推
土機的前面。

在談到一段表現地球被破壞的影像片斷，米高．積遜
深情地說， 「我太喜歡這一線陽光，一個小女孩在大森林
中，一隻蝴蝶在飛，小女孩醒來了，可是地球卻已滿目瘡
痍，大火燒毀了森林，遍地枯枝……」

影片中有一個動人的場景，演出人員手拉着手，圍成
一個很大的圓圈，米高．積遜很有感情地對全體創作人員
說： 「這是一次歷險，一次不同尋常的歷險，不需要擔驚
受怕的歷險。這是一次美妙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從未有過
的境界，向他們展示前所未見的才能，盡情釋放自己。我
愛你們，我們是一家，我們就是一個大家庭。……讓世人
注意這個世界愛的重要性，愛不可或缺，互相關愛，我們
是個整體。」

一位電吉他手感歎道： 「這是奇跡，我們是在見證天
才，他就是國王，同時又是一個很謙遜的人，他就是音樂
的化身，你還要期待什麼？我們都是調味品。」

製作人這樣評論積遜： 「他是完美主義者，他知道自
己所有的歌曲的拍子和調子，你騙不了他，你得真的熟悉
他的唱片，然後從中找出一部分發展新的東西。……他很
有才能，功底深厚。而且富有創造性，能夠深入人心，無
人能夠企及。」

排練場上光芒四射的 「國王」摧毀了所有媒體中對他
妖魔化的描述。在音樂中，他是創造者、主導者和指揮者
，無人能夠遮掩他的光芒！

對於米高．積遜最具有攻擊性的負面新聞始於一九九
三年一個十三歲男孩喬丹．錢德勒的指控，說米高．積遜
對他進行了性侵犯。這件駭人聽聞的孌童案還並不是唯一
的一次。在第一宗孌童案發生十年後，又有一位癌病患兒
在父親的唆使下以同樣的罪名狀告米高．積遜。這兩件最
後都不成立的案件所經歷的漫長審理過程，最終將一個活
力四射的音樂天才送上了死亡之路。

從來不曾經歷過幸福童年的米高．積遜特別渴望和孩
子們在一起，似乎他本人就是一個在心靈世界裡未曾長大
的孩子。他喜歡把孩子帶到家裡去玩，喜歡和孩子們睡在
一間房裡，有時甚至是一張床上。他對世界毫無戒備，卻
恰恰成了外界攻擊他的突破口。有人質疑一個成人和孩子
睡在一張床上，有沒有孌童的行為？一九九二年五月，米
高．積遜和歌迷喬丹．錢德勒一家第一次見面，隨後這家
人就和米高．積遜保持着不錯的交往。但是交往稍久，以
牙醫為職業的埃文．錢德勒就開始頻頻對米高．積遜提出
各種物質的要求，當要求達不到目的時，就阻止自己的孩
子和米高．積遜接觸。

埃文．錢德勒在一份電話錄音中露骨的說： 「如果我
得不到我想要的，這會是一場腥風血雨，事情會越鬧越大
的。他（指米高．積遜）將會前所未有的丟人，身敗名裂
，他一張唱片也別想再多賣出去。」隨後埃文．錢德勒在
為兒子喬丹．錢德勒拔牙時，使用了大劑量的藥性極強的
鎮靜劑安米妥鈉（sodium Amytal）後，讓兒子提供偽證
，說米高．積遜碰過自己的生殖器。後來這個案子一直糾
纏着米高．積遜。使他疲憊不堪，甚至提前停止了全球巡
迴演唱會。

在米高．積遜成為被告之後，警方要求對他進行裸體
檢查，以求證男童喬丹．錢德勒關於米高．積遜生殖器的
描述是否符合事實。迫於盡早解決糾紛，還自己以清白，
米高．積遜最終同意了進行這項充滿人格侮辱的檢查。在
雙方律師、一名醫生、一個檢察官、一名米高．積遜的保
鏢以及一名攝影師在場的情況下，醫生和警方對着他的身
體各個部位進行了長達二十五分鐘的裸體檢查。並且對其
生殖器、肛門、臀部等所有部位進行了拍照、錄像。這次
侮辱人格的裸體檢查給米高．積遜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影
響，成為他心理上一塊永遠無法抹去的陰影。裸體檢查結
束後的二天，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米高．積遜在
夢幻莊園通過衛星電視直播，舉行了個人聲明的發布會，
第一次現身回應指控他的孌童案。米高．積遜非常疲憊的
說， 「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夠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耐心
等待。不要像看待一個罪犯那樣看待我，因為我是無辜的
。我已經被強迫去接受了一個完全沒有人性、恥辱的檢查
。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最令我感到羞辱的事情。
但我忍受這個檢查，是因為我能夠用它來證明我的清白，
我完全是清白的。」

案件發展最終的結果，被官司糾纏得精疲力竭的米高
．積遜終於接受了身邊工作人員，以及好友伊麗莎白．泰
勒建議的庭外和解。米高．積遜總共支付給錢德勒一家三
口以及錢德勒的律師拉里．費爾德曼二千二百萬美元，錢
德勒父子放棄在刑事訴訟中作證。

在米高．積遜逝世後，已經成年的喬丹．錢德勒終於
良知蘇醒，出面揭露當年完全是在父親指使下才做出了虛

假的指控。數月之後，據悉，這名前牙醫埃文．錢德勒開
槍擊中自己頭部結束了生命。或許這也是對誣陷者的一種
報應。

米高．積遜所經歷的第二次孌童案起因是出於對一個
名叫加文．阿維佐的晚期癌症病童的同情。當米高．積遜
得到消息，一個被醫生診斷最多只能活一個月的癌症病童
，希望能夠見到他。米高．積遜次日就親自給病童打了電
話。隨後把病童接到住處夢幻莊園，帶給他許多的快樂。
可是沒有想到，一九九三年發生的一切，又再度故技重演
，米高．積遜再次被告與病童睡在一張床上，有孌童的嫌
疑。更甚於第一次的是，積遜還被戴上手銬，關押起來。
前後經過約兩年的審理，二○○五年六月十三日，陪審團
終於達成了對米高．積遜的無罪判決。無辜的米高．積遜
被釋放。隨後他搬離了夢幻莊園。在他心目中最純潔的孩
子們，讓他嘗到了處處陷阱的可怕。他的精神狀態受到了
難以彌補的傷害，為了擺脫長期無法入眠的痛苦，他對藥
物的依賴進一步加重。可是只要當他重新站立在舞台上，
他依然光彩奪目。

米高．積遜年幼就在父親的嚴厲管教下從事音樂演出
，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童年。所以他那麼着迷
於去塑造一所充滿童趣的夢幻莊園。可是，人世間從來，
也不可能存在純潔的樂園，更何況他是一位身價億萬的歌
星。人世間所有貪婪的目光，都會披着正義的幌子聚焦過
來。對錢財的貪婪，以及對於種族的歧視，多種因素造成
了米高．積遜的悲劇。病童的家屬和律師想方設法從他身
上搾取錢財，甚至是被租來送米高．積遜和律師的航空公
司，也被揭露在飛機上秘密地裝上了錄音設備，試圖高價
把錄音內容出售給大型的電視台和廣播網。

即便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的國度，也不能寬容一個心
靈上有缺陷的音樂天才。貪婪的孩童的父母，蛀蟲樣的律
師，以標榜公正的法律，糾纏着他。以虛假的正義為幌子
，對天才進行蠶食。我彷彿看見，無助的天才被撕咬得百
孔千瘡，無處逃遁，最後精疲力竭地倒下。

但是，米高．積遜離開後的一年，世界並不缺少他的
聲音，他的歌被無數遍地播放，被歌手傳唱。這時世人才
真正意識到，世界曾經不公地對待了他，並真正痛惜世界
失去了一位不可複製的音樂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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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豪
。
﹁新
加
坡
是
一
個
多
民
族
的
國
度
，
雖
說
有
全

民
嗜
辣
的
說
法
，
可
馬
來
菜
和
泰
國
菜
是
以
咖
喱
為
主
調
料

，
印
度
菜
離
不
開
薑
黃
，
這
都
算
不
得
純
正
的
辣
。
在
新
加

坡
，
華
人
吃
辣
獨
樹
一
幟
，
許
多
華
人
不
把
辣
味
調
料
加
入

菜
中
，
而
是
把
它
切
成
丁
，
用
油
、
蒜
頭
爆
鍋
後
，
盛
於
碗

中
，
食
者
自
用
。
吳
先
生
說
完
，
指
了
左
前
方
的
幾
個
華
人

，
只
見
他
們
手
裡
拿
着
用
油
爆
炒
後
的
辣
椒
，
正
歡
快
無
比

的
往
嘴
裡
送
呢
！
看
來
新
加
坡
人
愛
辣
，
果
真
是
名
不
虛
傳
。

招牌不可望文生義
王兆貴

《
﹁僑
領
﹂正
傳
》
許
定
銘

長
壽
之
鄉

言
止
善

孤獨天才米高‧積遜
葉 周

沒
有
壓
力
的
日
子
汪
金
友

無辣不歡的新加坡菜 代淑蓉

姚水娟與《盤夫》
鄧小秋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

音樂天才米高．積遜


